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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中读到张伟军所著的短篇小说集《开庭》及诗歌、散文

集《祭重阳》，又在无意中得知作者竟然是从事了近三十年公诉

工作的基层检察官，再读这些文字，我便有了一份特殊的感受。

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知道，写作是一项“自讨苦吃”的艰苦

劳动。一部作品的形成，往往经过了漫长的生活积累、沉淀，经过

作者的发酵、感悟，抽丝剥茧般呈现出来。 这是一个需要大量时

间和付出巨大心血的痛苦过程。何况他是一名基层检察官，每天

面对的是审查起诉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我想他的工作与休息，

界限必定非常模糊，甚至于他休息的时候会比工作的时候更累。

因为，只有下了班，完成了他一天分内的工作，他才可以静下心

来，伏在书桌上开始他“自讨苦吃”的另一项更为艰巨的工作。

不能忽视，他是一个职业检察官、国家公诉人，在文学领域，

他仅只是一个业余的作者。可是，读他的文字，他的勤奋与努力，

他对文学的孜孜追求和对人生、社会的深刻体验，又让我们这些

专门搞文学的人对他另眼相看。 要知道，他所学的专业是法律，

不是文学创作。在他的专业领域里，他已经有两部近七十万字的

法律理论著作，并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分别于二○○五年、二○○
○九年正式出版。 我常常设想，他如果学了文学写作专业，他如

果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会是什么样子。

他所写的，都是发自肺腑的东西，他的感受、他的爱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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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他的苦痛。 他不写媚俗的东西，也不盲目地去追求时尚 。

他有许许多多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 在许多人都迷失了自

我的现在，我很欣慰，在他的文字中我没有读出他的迷茫。

是的，他很清醒，这应该得益于他多年从事的职业。 他用检

察官的眼光观察社会。 他的观察是敏锐的，他的思考是冷静的，

他的见解是深刻的，他的情感是炽热的。 那些大段的排比，精辟

的论述，排山倒海般扑入眼帘，令人目不暇接，读来使人热血沸

腾，油然从心底生出一股堂堂正气，在胸中久久回荡。

作者的十多篇短篇小说， 都是通过一个个不同的案件，为

我们徐徐展开一幅幅发人深省的生活画卷。 尤其是《姐妹花》中

马金莲、马玉莲姐妹俩，为贪慕虚荣，追求物质享受，最终将两

个家庭毁灭，读来令人欷歔感叹。 《赡养合同》中的刘成贵，《兄

妹》中的钱文军与钱文秀，《秋桂》中的周铁兵，《瞎大老》中的李

尚工，《杀人犯》中的汪艳玲……作者为我们刻画了一批因不同

原因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悲剧人物。 他们仿佛就生活在我们周

围，甚至有些就是我们的远亲近邻。 他们曾经都是善良守法的

公民，由于不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珍惜自己的爱情，在生活中

一步步由遭受侮辱与损害的弱者，变为持刀杀人、穷凶极恶的

罪犯。 他们曾经都是作者在法庭上指控过的被告人，当法律将

他们一个个绳之以法后，作者又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去挖掘他们

走上犯罪的原因。 对他们的命运，在字里行间作者都给予了深

深的同情。

总的来说，《开庭》是一部很好的法制题材作品，读后发人

深省、令人感叹。 既达到了普法的效果，又能起到教育的意义，

为人们展开了一幅画卷，了解一个时代生活的侧面。

从审视的目光看，小说还有许多不足。 人物塑造不够丰满，

细节描写略显粗疏，故事情节还不够曲折，作者的影子还时时

在作品中出现。 但作者诙谐流畅的语言风格，博古喻今的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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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反讽铺排的奔腾气势，激情涌动的内心情感，以及客观冷

静的敏锐观察，深刻冷峻的理性思考，都深深打动了我，也形成

了这部作品独有的风格。 我们不一定苛求它一定要像一部小

说，其实，作者只是借用了小说这种写作的方式，表达出了自己

深刻的思想。 而我以为，作者在作品中表达出的思想早已远远

超越了一部小说。

《祭重阳》集子中收录的,主要是作者近二十多年创作积累
的一百多首诗歌和几十篇散文。 “诗言志，歌咏怀”。透过一行行

诗句，我从中读出了作者对生活点点滴滴的感悟和对理想的追

求。 他的诗苍凉、大气，意境高远，气势宏大。 如《青草歌》中“莫

笑春风无人识，青草年年绿沟坡” ，《购书偶得》中“散尽千金求

佳卷，身后留与子孙读” ，以及《咏石三章》中“观石阅尽人间事，

百年遗梦如沧海” ，都充满了乐观的浪漫主义情怀。他的散文清

新、流畅，感情诚挚，文笔优美，具有深刻的艺术感染力。 当然，

作品中部分格律诗的平仄、声韵尚不够严谨，部分散文篇幅过

长，许多地方还值得推敲。 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有多少成文

的法律尚待修订，何况一部小说，一首诗歌，或一篇散文。 瑕不

掩瑜，是为序！

高 凯

2013年 3月

高凯，甘肃省文学院院长、著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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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完最后一行字，犹觉意犹未尽。 我曾以

国家公诉人的身份． 长期在法庭上指控形形色色
的各类刑事犯罪。 我沉重地发现，许多因婚姻、家

庭引起的恶性杀人案件，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家庭矛盾导致了一幕幕

悲剧在我眼前不断地重复上演． 我能将他们一个
个送上法庭接受审判，却无力阻止悲剧的再一次

发生。 其实许多的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们

原本都有着幸福的家庭、美满的婚姻，有着自己

的人生追求。 可就是在那人生中最紧要的一步，

他们却选择了犯罪，不仅毁灭他人，也毁灭了自

己和整个家庭。

他们的孩子、亲人是最无辜的受害者。 每当

在开庭时我看到被害人家属悲愤、 苦痛的神情；

每当在死刑犯临刑前与亲人作最后一次会见时，

看到他们生离死别的凄凉场景，内心都会受到深

深的震憾。

本书是想通过这十一篇短篇小说，描述亲情

在扭曲中，如何最终演绎成暴力，希望读到这本书

的读者，能够从他们身上吸取一点教训，哪怕避

免一次争吵，减少些许冷漠，也是我之所愿。



目 录

杀人协议

背影

瞎大老

跑

罪孽

杀人犯

姐妹花

赡养合同

兄妹

秋桂

痛

后记

1

10

22

30

39

46

50

97

119

144

181

271



杀人协议

马老汉翻箱倒柜地在屋子里找了一天，直到太阳落山也
没有找到他手里握着的能够制服儿媳妇张玉红的“凭据”。

一整天了，他什么也没吃，从早晨起来就不停点地找这
个东西。他实在想不起把这个宝贝藏到什么地方了，只记得
当初藏的时候费尽心机，藏到哪儿都不放心，既怕让外人看
到，又怕被儿媳妇偷去，反正是先后藏了好几个地方，最后
总算是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安全、最可靠的地方，才能好多
年了没出什么事情。可这个地方他竟然忘掉了，翻遍了所有
的箱箱柜柜，犄角旮旯，甚至连房后的鸡舍、猪圈都找过了，
还是没有找到。

马老汉沮丧地蹲在炕沿上一口一口地抽着闷烟，想不出
制服儿媳妇和她从野地里招来的男人的办法。他越想越窝囊，
越想越气恨。当初留下字据，为的就是防着儿媳妇有一天和
他翻脸，怕老的被小的给日弄了，想不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还真叫那个骚婊子给日弄了，就连这当初留下的最后一招，
白纸黑字能镇住她的“凭据”也都找不见了，他在她手里还
能有什么活路。“唉，想不到老也老了，却活到这个骚婊子
手心里了。”马老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在烟雾腾腾的黑屋子
里，大口大口地吞吐着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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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早就被儿媳妇给掐了，理由是他没钱给儿媳妇交电费。
前年刚给村上集资拉到伙房里的自来水也让儿媳妇给断了，
肯定是他老汉没给儿媳妇给水费，幸亏院子里还有口没填掉
的压水井，虽说压上来的水不太干净，凑和着也还能喝。房
子是越住越旧，还是十几年前没分家前他住过的一间破房子，
夏天漏雨还不算啥，冬天，冷风从裂开的墙缝里灌进来，虽
说夜里就在热炕上，可露出被子的鼻子和脸冻得受不住。前
几年儿媳妇闹得分家时属于儿子的那几间旧房子也给拆了，
檩子木头拆下来添上盖了她们现在住的新房子。就连这十年
他累死累活挣的置办下的几头大牲口和一台拖拉机、几件农
具，都叫儿媳妇和她那个野男人一抱子卷上走掉了。到头来
他啥也没落下，只落给他二亩旱地，自己还种不上。年年种、
收都得求人下话请亲戚和社里的人帮忙，收回的粮食也一年
绞缠不住一年。原先进门还能吃上口热饭，现在更是冷锅冷
灶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惜惶。“不行，不能叫狗日的欺
负，要治一治她。”马老汉一边抽着闷烟，一边在心里头发
狠。他不能眼看着她的那个野男人开着他挣下的小四轮拖拉
机整天价“突、突、突”地在他眼皮子底下过来过去。原先
见了他还能叫他一声“爹”，现在却是牲口似的连他理也不
理。他不能容忍儿媳妇天天晚上钻到那个野男人的热被窝里
两口子算计他，他们已把他算计得啥都没有了，就剩下一条
老命，他不能把这条老命也搭进去。他是黄土已埋到脖子上
的人了，他豁上这条老命也不能让他们两口子得意，反正孙
娃子已经长大了，他也算对得起儿子了。

想到儿子，马老汉心头颤了一下。十年前那可怕的一幕
仿佛又回到了眼前。他恐惧地望着地上那对儿子曾经坐过的
破旧的沙发，强迫着自己忘掉那个恐怖的夜晚，却又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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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个的胡思乱想……
老婆子下世有十几年了。就在老婆子下世前，总算是眼

睛里望见了给儿子娶上的媳妇。老两口就这一个儿子，媳妇
子娶进来就在一块过，过了没几年老婆子害病死了，剩下了
老汉一个人。按说马老汉也才五十多岁，地里的活还能干动，
帮衬着儿子媳妇干点啥，日子也还能过好。可偏偏马老汉养
下的这个儿子不争气，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地里的活
不干，家里的心不操，老婆娃娃不管，爹娘老子不认，就认
得赌博、喝酒，成天价东游西荡。生下头一个娃子的时候三
天两天还能回家，等到媳妇子把第二胎生下，他就像脱了缰
的野骡子，常常一跑出去仨月俩月地不回来，害得媳妇子一
天到晚地找男人。家里的人也顾不上害臊，马老汉只得又当
婆婆领孙子，又当公公干地里的农活，确实也不容易。

有一天夜时，媳妇子喊着让娃娃们睡下，到马老汉住的
小屋里给马老汉把炕填好又说起了他的儿子。媳妇子坐在他
炕上哭成了一堆，质问他咋养了这么个儿子？马老汉知道那
个畜生跑出去半年多了，不知道在哪里鬼混，媳妇子领着两
个娃娃也难熬靠，就自顾闷头抽烟，由着媳妇子哭诉，也张
不开嘴不好说啥。媳妇子哭得时间长了，马老汉就起身拧给
个热毛巾，递毛巾的时候，媳妇子把他的手抓住眼泪汪汪地
问：“爹，你说我以后可咋办哩。”马老汉看着儿媳妇一起一
伏的胸脯，“腾”地一下浑身的血液涌到了头顶，只说了一
句“我来”就顺手把小屋里的灯拉灭。那一晚，儿媳妇就睡
到了公公的炕上折腾到后半夜。

从那以后，儿媳妇再不哭了，脸上也有了笑容，整天价
忙进忙出，照看着两个娃娃和后院子里养着的牲口。马老汉
起早睡晚地收拾着地里的庄稼，收工回来还能吃上一顿热腾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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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的饭菜，一家人倒也过得还算安生。只是，儿媳妇隔三岔
五地将娃娃们哄得睡下就摸进了公公的小屋，马老汉的儿子
也还是三月五月回来一趟，在家里蹲不上三天就又到外面游
荡，马老汉和儿媳妇再也不到处去找。

这样过了两年，村里渐渐有了闲话。起先闲话并没有传
到马老汉和儿媳妇耳朵里，他们还和往常一样，直到庄稼收
割后浇冬水，为地埂子上开水口子的事，马老汉和同村的赵
婶子吵起架来，赵婶子骂马老汉是“扒灰头”。跟着马老汉去
浇水的小孙子不知道“扒灰头”是啥意思，回家问妈妈，儿
媳妇一听脸就“腾”地红到了耳根，顺手打了孩子几巴掌，
喝叱着不叫孩子乱说。

打那以后，儿媳妇到马老汉小屋里去的就渐少了，后来
受不了村子里婆姨娃子的指指戳戳，索性扔下两个娃子跑了。

儿媳妇一跑就是半年多没音讯。这半年马老汉的儿子也
不知道跑到哪去了，两口子都没回过家。马老汉一个人领着
两个娃娃，一边操持家务，一边到处托人打听儿媳妇的下落。
直到第二年庄稼种完，村里去新疆打工的后生给他捎来口信，
说在哈密的一个葡萄园子里看见过他儿媳妇。马老汉当即决
定去一趟哈密。马老汉把两个孙子领上，照口信上说的地址
到哈密的那个葡萄园子找见了儿媳妇。两个娃娃见到了妈妈，
扑上去号啕大哭，儿媳妇也搂着两个娃娃哭成了个泪人儿。
马老汉见到儿媳妇，一路上想着骂她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只是一味地央求儿媳妇跟他回去。

葡萄园子里还有一个老婆婆和一个中年汉子，见马老汉
带着两个孩子来寻儿媳妇，就啥话也没说，留他们住了一晚。
第二天把马老汉和儿媳妇一家人送上了回家的汽车。车上，
儿媳妇才说那个中年汉子是老婆婆的儿子，是他们把她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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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住了这么长时间。马老汉嘴唇动了几下，想说点什么，但
终究啥话也没有说。

儿媳妇回来了，日子还是照旧过，只是，儿媳妇晚上再
不到马老汉的小屋里过夜了。马老汉有时候也想儿媳妇热乎
乎的软身子，但看到儿媳妇自打从外面回来再不给他个好脸
子，他也就将这股子心火按下去，想家里有个女人总比没有
强。
谁知道好景不长，才过了三个月，也就是麦子刚刚发黄，

快要收割的时候，马老汉从地里回来就再也没见着儿媳妇的
面。马老汉在家里等了一个星期还不见她回来，寻思着她肯
定又跑到哈密种葡萄的那家去了，他连庄稼都顾不上收，就
又领着两个孩子风尘扑扑地赶到了哈密。

这一次，任凭马老汉求情下话，儿媳妇是铁了心不跟他
回去。马老汉在葡萄园子里住了三天，儿媳妇白天在园子里
帮着干活，晚上就跟那个老婆婆的儿子回到村子里。马老汉
已看出了儿媳妇是想跟那个中年汉子过日子了，就硬下心来
说，让她先跟上他回去，并答应回去后找见自己的儿子，让
她和儿子离婚后再送她来。儿媳妇晚上和那家人商量，那家
人也同意，就又送他们上了回家的汽车。

这次回来，儿媳妇天天催着他去找儿子，马老汉也到处
托人打听儿子的去向，见谁都带信让儿子回家，说有要紧事
同儿子商量。不知是儿子听见了马老汉带的口信，还是在外
面游荡腻了，总之儿子时间不长还真回了趟家。

马老汉给儿子说了他媳妇两次跑哈密的事，央求儿子再
不要到外面鬼混了，回家看住媳妇子。谁知儿子听后，除了
把媳妇子抓住狠狠打了一顿外，依旧是收不住心，三天五天
还是往外跑。媳妇子提出要和儿子离婚，提一次儿子打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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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妇子被打得不敢提了，儿子也跑得没影子了，原剩下马老
汉和儿媳妇领着两个娃娃过活。

眼瞅春节快到了，哈密的那家人给马老汉的儿媳妇来过
几封信，马老汉不识字，一辈子只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再
多连一个字都不识。他也不知道那信上都说了些啥，只看见
儿媳妇回回接信，回回都要哭一场。腊月里，马老汉一狠心
把儿媳妇叫到他住的小屋里，提出不行把儿子弄死让她名正
言顺地把哈密的男人招进门，两口子将来给他养老送终。儿
媳妇一听先是一愣，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头同意了，只是担心
地问：“咋往死里弄呢？”马老汉坚决地说：“这个你放心，
我会安排，你得让哈密的人来一下，我和他要当面说。”儿媳
妇说：“行，我这就给他写信，让他赶紧来。”

马老汉和儿媳妇把事情说下，一面托人到处找儿子，一
面等哈密的人，儿子一时半会的没找到，哈密的人倒先来了。
马老汉不让哈密的人在村子里闪面，就让儿媳妇在县城附近
给他租了间房子让他先住下。马老汉等了两天还不见儿子的
影子，就让儿媳妇领上去找哈密来的人，三个人一起商量杀
掉他儿子的事。马老汉提出要签一个“协议”，“协议”上写
清楚杀人是三个人商量的，条件是人杀掉后他们要负责他的
养老送终。儿媳妇和哈密来的人都答应了，并由儿媳妇执笔，
按马老汉的要求写了一份“协议”，三个人都在“协议”上签
上名字，按上指印。马老汉有言在先，如果日后他们对他不
好，他就会拿着这份“协议”去告他们。

大年三十下午，马老汉那个在外游荡了快半年的儿子终
于回到了家，按他自己的话是过年来了。马老汉见儿子进了
家门，心头“突、突”地直跳。一面叫儿媳妇包饺子，一面
以到城里买几副对联为借口，去给哈密人报信，约定晚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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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钟以后让儿媳妇来叫他。
马老汉把对联买上回去，儿媳妇已经把饺子包好，并拌

好了几个凉菜。马老汉叫儿子帮着贴门上的对联，儿子喊不
动，马老汉只得自己贴好进来喊儿子一同吃饭。饭后，儿子
坐在沙发上看春节联欢晚会，马老汉借故回到自己的小屋里
取出半瓶酒，双手抖抖擞擞地把一包灭鼠药倒进酒瓶里左右
摇晃均匀。等两个孙娃子睡了觉才拿到儿媳妇住的屋里，说
过年哩，要和儿子喝个酒，同时使眼色让儿媳妇出去叫哈密
人。儿媳妇把拌好的凉菜端上来又炒了两个热菜端到茶几上
就出去了。

儿媳妇出去后，马老汉把酒给儿子倒上，招呼让儿子喝
酒，谁知这个酒鬼儿子平日里嗜酒如命，今天偏偏说胃里难
受，一杯都不喝。马老汉见儿子不喝酒，心里有点发急，就
和儿子有一句没一句地暄荒。暄了一大会儿，就听得街门
“咯吱”响了一下，随即儿媳妇就领的哈密人进来了。

儿子见进来个陌生人，就问是找谁的，马老汉情急之中
说是找他商量买后院里的牲口的，就把儿子、儿媳妇都叫上
说到他的小屋里去商量价钱。儿子一听能卖几个钱花，眼睛
里就放了光，喜滋滋跟上过去。马老汉在进屋前从院子窗台
上拿了个捣调料的铁锤藏在袖筒里。

进到屋里，儿子和哈密人并排坐在沙发上，马老汉坐到
炕沿上，儿媳妇就站在地上。马老汉进屋的时候先给哈密人
让上一根烟，坐下后又抽出一根给儿子扔过去，儿子没接住，
烟掉到了地上，那是马老汉故意扔得让儿子接不住。就在儿
子低头在地上找烟的空子，马老汉从袖筒里抽出铁锤照头就
给了儿子一铁锤，儿子头上的血就冒开了。马老汉扑上去将
儿子紧紧按倒在地上，回身让儿媳妇赶紧去取绳子。儿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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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忙从后院里拿来一根麻绳递过去，马老汉把绳子绕到儿子
的脖子上，一头让哈密人扽住，一头递给儿媳妇，由他压住
身子让他们使劲扽绳子，不一会儿马老汉就见儿子两眼一翻
断了气。

马老汉见儿子已被成功勒死，松了一口气。他让儿媳妇
从后院找来一个麻袋，把儿子四肢窝住装在麻袋里用绳子扎
好，连夜同哈密人一道用架子车拉上埋到了村外的土崖子下
面。哈密人当夜回到了他租住的房子，马老汉和儿媳妇在家
里擦洗溅在地上和身上的血迹，忙活了大半夜。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天降了雪，孩子们早早起来要给大
人拜年，不见了爸爸，马老汉说他又不知道到哪里野去了，
让娃娃们不要管他。孩子们也习惯了爸爸的野游，就再没有
问，只是村里的人碰见马老汉问儿子过年回来没有，马老汉
说年前回来了一下，来蹲了一天就又跑了。村里人对他儿子
的野游也见怪不怪，也就再没有人去问。

以后的日子，明里马老汉和儿媳妇领着两个孙子照常过
日子，暗里，儿媳妇十天半月地去一趟哈密人住的地方。村
里人问起来马老汉就说儿媳妇回了娘家。马老汉也到处在人
前说儿子跑掉不管家了，他要和儿子断绝父子关系。这样过
了半年，马老汉和儿媳妇到乡法庭办理了要求宣告儿子失踪
并解除儿子与儿媳妇婚姻关系的手续。到第三年，由马老汉
做主就把哈密人招进门与儿媳妇正式结婚，承担起给他养老
送终的责任。
先头几年，儿媳妇和她男人还能按照“协议”照顾马老

汉的吃、穿，马老汉也庆幸儿子杀对了，没了儿子家里反倒
比有儿子强。只是近几年，儿媳妇对他一年不如一年，不但
将房子单另修出去住，连家产也给他陆陆续续地转出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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